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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已经走过，我们站在

时光的渡口回望，与这一年郑重

道别。

  这一路走来，不总是坦途如

砥的顺遂，也有很多是磕磕绊绊

的踉跄前行；不总是事事如愿的

圆满，更多的是披荆斩棘的咬牙

坚持。

  有人因项目推进中久攻不

克的瓶颈，辗转反侧；有人因人

际关系里一场无疾而终的对话，

空留叹息；

  有人面对AI的呼啸而来，自

我怀疑；也有人遭遇突如其来的

变故，手足无措……

  职场上的碰壁、感情里的遗

憾、生活中的困顿，那些跌跌撞

撞的过往，或许曾让我们沮丧、

迷茫，甚至想过放弃。

  但时光终究会证明：那些曾

经以为迈不过去的坎、看似走不

通的路，在咬牙坚持后，都将成

为生命里宝贵的勋章。

  这份在磨砺中沉淀下来的

力量，让我们的内心愈发强大，

也让那份对生活、对未来的热

爱，始终保持着滚烫的温度。

  “豆腐姑娘”李福贵没有被

家庭重担压垮，一辆小车、一部

手机，不仅撑起了自己的小家，

还用平凡的善意温暖了一方天

地。清华学子庞众望在磨难中

长大，却把背影留给坎坷，把笑

容交给阳光，用青春力量诠释

“不辜负时代期望”的担当。

  这一年，我们不曾畏惧外部

的压力，也敢于直面内部的问

题；我们在个体的奋斗中感受坚

韧的力量，更在集体的守望中体

会温暖的共鸣。

  在困难面前，我们守望相

助，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

量；在发展的征程上，我们携手

同行，共同书写着攻坚克难的时

代篇章。从乡村振兴的田野，到

科技创新的实验室；从城市建设

的工地，到志愿服务的岗位，无

数人用自己的微光，汇聚成了照

亮时代的星河。这份滚烫的家

国情怀、这份深厚的人间温情，

让我们在前行路上从未感到

孤单。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

因任何人的迟疑而停下脚步。

站在2025年的末尾，我们回望这

一年所有的踉跄，不是为了歌颂

困 难 ，而 是 为 了 校 准 前 行 的

罗盘。

  当“跌跌撞撞”无法避免，

“滚烫”便成了我们最主动的选

择——— 那是看见阴影后依然转

身面向光的倔强，是明明可以

“躺平”却偏要站起奔跑的执拗。

  于是，我们将过去一年那些

深深浅浅的足迹，转化为面向未

来的滚烫力量———

  是顶压前行、向新向优的韧

性。过去的一年，面对外部世界

的不确定性，我们从宏观政策

“投资于人”的坚定托举，到消费

层面转向激发内生活力，这份

“滚烫”是经济体在复杂环境中

自我革新的心跳，是无数平凡岗

位在压力下维系运转的恒温。

  新的一年，我们依然会面对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阵痛，也依然

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上

坚定前行。过往的那些经验告

诉我们，前路或许崎岖，但发展

总会偏爱那些在波动中顶住压

力、坚定向前的行者。

  是直面挑战、重塑规则的锋

芒。2025年，AI的发展已成不可

逆转的大潮。从DeepSeek横空出

世，到“纯血鸿蒙”正式发布，再

到各行各业迈出“AI+”的步伐，

我们既享受科技赋能的便捷，也

直面人机协同的深刻挑战。

  我们无法预测科技的最终

形态，但未来在我们敢于试错、

亲手定义“下一个突破”的勇气

中，在我们此刻打破惯性、创造

确定的双手之中。

  是彼此看见、相互扶助的恒

温。过去的一年，社会观念多元

激荡，我们追求真实自洽，也守

望理性担当。

  陌生人的一次“搭把手”，困

境中的共渡时刻，赛场上无声传

递的接力棒……我们在人与人

的具体联结中得以确认：纵使前

路荆棘丛生，但只要彼此善意照

应、内心同频共振，那些看似锋

利的刺，便会化作相互扶持的

手；那些阻挡脚步的藤蔓，便将

成为我们合力开拓的新径。

  尼采曾说：“凡杀不死我的，

必将使我更强大。”回头看，那些

走过的坎坷，如今都已成为最美

的风景；那些经历的挫折，如今

都已化为前行的力量；那些曾解

不开的结，如今都已成为谈笑间

的过往。

  站在2026年的至高点，我们

更深刻地懂得：真正的沉稳，是

从不回避路途坎坷的坚韧；真正

的有力，是始终朝向温暖方向的

勇气。

  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

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

爱生活。”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

怀揣这份英雄主义，保持一份勇

敢——— 勇敢地去追逐心中的梦

想，勇敢地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勇敢地去尝试未知的可能，哪怕

明知前路会有磕绊，哪怕注定要

经历跌倒。

  不要惧怕跌倒，因为大地会

记住每一次奋起的姿势；不必掩

饰伤疤，因为那是我们与生活对

话的印记。

  愿你我都能坦然对自己说：

我走得不稳，但我走得认真；我

摔得不少，但我起得坚定；我跌

跌撞撞，但我依然滚烫！

(转自青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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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号列车穿行在拉林铁路林芝段。

  记得母亲总说，她小时候最刻骨的记忆，都是在“跑慌乱”那

三个字里。“跑慌乱”不是轻飘飘的词语；是迫于无奈的离家逃

难；是裹着尘土、汗味的恐惧，母亲记忆里是兄妹五人拽着姥姥

的衣角，在黑夜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漫无目的、无始无终的奔逃。

  1938年的秋天，胶济铁路的铁轨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像一条

条条僵卧的长蛇。姥姥家就住在铁路弯道旁的村子里，那铁轨

是日军运送军火的动脉，也是八路军频频出击的目标。母亲说，

那时的夜晚总不安静，有时是远处闷雷似的爆炸声；有时是清脆

的枪声划破夜空，村里的狗整夜整夜地叫，大人们抱着孩子坐在

炕沿上，眼睛盯着门窗，直到天蒙蒙亮才敢合眼。出事那天，铁

路弯道的爆炸声格外响，震得窗户纸哗哗直响。

  村里的大杨树底下每天聚集着几个关键人物，其中有人压低了

声音传：“鬼子要来了，带了一个中队，说抓不到八路就屠村！”这话

像一盆冰水，迅速地传了出去，浇进每个人心里，于是大家一窝蜂地

准备逃荒。趁着夜色，姥姥拽着大姨，姥爷背着双胞胎舅舅，母亲和

大舅攥着包袱角，跟着人流往村外跑。包袱里只有几件打补丁的衣

裳，还有姥姥连夜烙的硬面饼，那是一家人最后的干粮。

  他们要去南边某村的亲戚家，可没跑多远，东方就泛起了鱼

肚白。姥爷说：“不能走了，天亮了容易被发现。”恰好路边有片

芦苇荡，一人多高的芦苇像密不透风的墙，他们钻进去，才发现

里面早已藏了好几户人家，都捂着嘴不敢出声，只有此时秋老虎

正烈，芦苇荡里像个蒸笼，闷得人喘不过气。日本鬼子在村里没

找到人，就四处搜查，时不时地就听见有枪声在四周响起。芦苇

荡里蚊子成团地嗡嗡转，叮得人浑身是包，可谁也不敢拍打，生

怕一点动静就引来鬼子。

  白天，他们躲在芦苇深处，嚼着硬面饼充饥；夜里，就枕着潮湿

的泥土，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一直不敢露头。就这样一直在

芦苇荡里过了三天。母亲说，那三天就像三年那么长，双胞胎舅舅

起初还哭闹，后来就蔫了，小脸烧得通红，上吐下泻，拉出来的全

是水。

  姥姥把他们紧紧抱在怀里，眼泪一滴滴落在孩子滚烫的额

头上，却连点干净的水都找不到给孩子喝，眼睁睁地看着俩孩子

呼吸越来越弱。

  直到第四天清晨，有胆大的村民回来报信：“鬼子走了，被炸

毁的铁路修好了，他们进村后没发现人就走了。”于是所有人疯

了似的往村里跑，可到家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腿一软——— 家里

的土坯墙被推倒了，锅碗瓢盆碎了一地，姥爷珍藏的那口铸铁

锅，被砸成了两半。村里更惨，草垛全被烧光了，黑黢黢的灰烬

堆在路边，像一座座小坟。

  姥爷疯了似的往懂医药的邻居家跑，总算在墙角底下摸出

一把干草药，是以前存着治拉肚子的。可没锅，没柴火，连口能

烧水的瓦罐都找不到。姥姥只有喝点凉水，把草药嚼碎了，想喂

给孩子，可两个孩子已经没力气咽了，小眼睛半睁着，没坚持多

久，看了姥姥最后一眼，就再也不动了。

  母亲说，那天姥姥哭得晕了过去，姥爷蹲在门槛上，闷声不

吭地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他眼里的光。后来村

里人帮忙，用一块破席子把两个孩子卷了，埋在村后的杨树林

里。没有坟墓，因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这痛苦的记

忆，成了母亲心口永远的裂痕。

  如今母亲老了，每次讲起这段往事，浑浊的眼睛里总会泛起泪

光。她摩挲着我胸前的党徽，一遍遍说：“你看现在多好啊，有饭

吃，有房住，孩子生了病能去医院。这都是共产党给的，得记着。”

我知道，她记着的不只是两个早逝的弟弟，是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里，千万个和她家一样破碎的家庭；她感谢的也不只是一句口号，

是从废墟里站起来的新中国；是让“跑慌乱”成为历史的安稳日子。

  我时常会想起母亲说的芦苇荡里那微弱的呼吸，想起那口

被砸碎的铁锅……这让我明白，所谓初心，不过是让每一户人家

都能安稳地升起炊烟，让每个孩子都能笑着长大。这朴素的愿

望，是母亲那代人用血泪换来的期盼，也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扛在

肩上的重量。

孙加荣◆

母亲的回忆


